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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依我們的原意，是爬過山頂後，就回頭與她們會合。但是，那幅大自然神奇的美景，卻令我們渾然忘掉一切。或許這只是個藉

口，我本來就不想去，東尼與尼奧顯然也與我心有戚戚，誰都不願提起，就任憑時光流過。　　待我們由沉思中醒過來，東尼一看

時間，說：「八點半！回去也來不及了！由她們去埋怨吧！」

　　尼奧面無表情，問道：「你還打算去哪裡？」

　　「去哪裡？我們哪裡都還沒有去呀！你看這裡風光多美妙，這道坡子爬得我好辛苦，不趁機多逛逛，太划不來了。」

　　山頂臨海的一側有一個破敗的建築，在黑暗中，很像個中古時期的碉堡。我們向著相反的方向，順著一條斜街，隨步走去。

　　這時，月亮正斜斜地掛在天邊，好像是個圓形的磁盤，擺在一大張澄藍色的絨布上。而布上還均勻地撒了無數的水珠，不停地

流動閃爍。

　　四下都是黑漆漆、靜幽幽的，只有地上的青石路面，灰濛一片，蜿蜒出沒在蔭影間。偶而在森鬱的林木縫隙，或是深宅大院之

後，會透出一點昏暗的燈光。只有那時，我們才隱隱約約感覺到，這裡還是人間。

　　山上住的很可能都是些有身分的人家，此處無一不是深宅巨院，圍牆砌得老高。一片冷寂，聽不到人聲，見不到人影。東尼看

得直搖頭，說：「為什麼要建這些圍牆呢？把自己與別人隔得遠遠的。」

　　「他們有錢呀！」我說。

　　「有錢就用磚來顯闊。」

　　「不是顯闊，是保護。」

　　「保護什麼？強盜小偷會怕圍牆？用圍牆做屏障，反而更好下手。」

　　「他們怕的不是小偷而是一般人，他們的行為、身分、地位、顏面，都需要與大眾隔絕。否則，外面的噪音會流進去，裡面的

污穢也會流出來，必須用牆來擋住。」

　　「我不同意，我看他們太傻，需要開導。」東尼說。

　　尼奧也有所感，他說：「有錢人的生活都很腐敗，家醜特別多，所以要把牆砌高些，免得別人看見。」

　　「你們倆老是反對有錢人，我不同意！」東尼又說。

　　「那麼你說說看！」

　　「我認為這裡住的都是些可憐的窮人！」

　　「窮人？」我和尼奧幾乎是同時喊出。

　　「不錯」，東尼得意地說：「他們沒有歡樂的人生，沒有平安的歲月，沒有正確的認識，不是又窮又可憐嗎？」

　　「但願你心裡真這樣想，不是賣弄你的詞令而已。」

　　「我的確是這樣感覺，如果讓我住皇宮，我一定會把宮門敞開，任人自由出入，有福大家共享，否則會憋死我！」

　　「你想想，果真這樣，還有所謂的皇宮嗎？」

　　「沒有？沒有就不要皇宮！」這就是東尼，任性、天真，永遠活在虛幻裡。

　　下了一段陡峭的斜坡，我們離開了那陰森森、一個個相互隔絕的天堂，回到了溫暖而現實的人間。

　　這是一條小街，道旁的小房子斑剝破舊，比鄰相接。孩子們在街頭角逐，成人則從低矮的窗戶中，探出大半個身子，與左右鄰

居閒話家常。

　　門口石階上、道旁椅子上，常坐著成對的青年男女，卿卿我我，談著不到結婚完不了的情話。

　　東尼一見到這種情調，他的胸脯就挺起來。一種由心底透出的微笑，懸在嘴角，不論見到誰，他都點頭為禮。

　　一個足球掠過他的身邊，他立刻返身用腳背把球截住。街中心有兩個孩子等著，他一時興起，說：「來踢踢球吧！」

　　尼奧說：「你看人家還是小孩子！」

　　「小孩子也是人呀！看他們沒有伴，多可憐！」

　　尼奧還是不肯，我也童心大起，便陪他去玩。巴西足球之能領導世界，都是靠著全民的愛好。他們從小就玩球，那球比小孩的

頭還大，但在腳下卻盤控自如。

　　他們訓練球員的方法也很有計劃，除了正規的球賽外，還有一種專供業餘青年鍛練技術的小型球賽，叫做「足球沙龍」。是以

籃球場為場地，每隊六人，一人守門，球員只許穿網球鞋，球則較小較軟，其他規則與正規球賽大致相同。

　　這種足球沙龍所需場地不大，推廣容易，對基本動作的鍛練，也頗有實效，所以在各級學校間，蔚為風尚。

　　我的技術遠比不上那兩個孩子，而東尼則頭頂腳踢，頗具幾分火候。許多大人也不聊天了，都圍在一旁觀望。觀眾一多，東尼

的興頭更大，他把球當毽子一樣，左插花，右反挑，腳不落地的踢著。

　　觀眾不再緘默了，齊口同聲地為他數著踢球的數目。

　　到底年歲不饒人，不一會兒，他已額間見汗，氣喘如牛。但是，四周的喊聲令他不能自已，他還想製造一個高潮。只見他深吸

一口長氣，猛然飛躍，雙腿剪起，向墜落的球上一點，球竟伏伏貼貼地附著在腳背。眾人見了齊聲喝采，不料落地時兩腿竟然發

軟，「叭」地一聲，東尼癱瘓在地上。

　　我忙衝上去把他扶起來，幸而只是腳踝扭傷了，沒有大礙，他慚愧得無地自容。這時，人群中走出一對青年男女，堅邀東尼去

他家敷傷。

　　這個男孩子是個球員，一聽說東尼來自里約，羨慕不已，興奮地問道：「看你的身手，一定是職業球員。」

　　東尼聽了陶陶然，幾乎忘了腳痛，他也不否認，摸著鬍子說：「那是年輕時的事了。」

　　「你是哪個球會的？我是佛拉明哥迷。」

　　「我是佛魯閔倫斯隊的。」這兩隊是里約的生死冤家，都是巴西最強的球會。

　　「沒關係，佛魯閔倫斯我也喜歡，你能不能幫忙，介紹我到里約去？」

　　「去做什麼？」

　　「踢球呀！我在這裡打的是中鋒，每場平均是進兩個球的記錄，人家都說我應該去里約，才不會被埋沒。」

　　這種事在巴西各地是司空見慣，一個成名球員的身價，遠遠超過電影明星、科學博士，是青年人夢寐以求的理想。

　　東尼搖搖頭說：「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簡單，還是安心在家鄉做英雄吧！去了里約你誰都不是！」

　　「怎麼會呢？或許我比不上比利，但是也差不太遠，不信，我踢給你看。」

　　「不必了，我只勸你想想，你在家鄉多麼幸福。就算你到里約成了名，你這一輩子就變成打球的機器了！」

　　「那有什麼關係？我喜歡打球呀！」

　　東尼看他的女友也是眉飛色舞地聽著，便問她道：「你贊成他去里約嗎？」

　　「當然贊成！」



　　「妳不怕失去他？」

　　「不會的！他很愛我！」

　　東尼嘆了口氣，試著站起來，還好尚能行走，他便對那青年說：「謝謝你的藥，抱歉，去里約的事不能幫忙，我不願意害你們

一輩子。」

　　「怎會害我呢？反正我遲早要去，如果你能幫我，我會一輩子感激你。」

　　我們告辭出來，東尼若有所思的說：「只怪我一時腳癢，害了這個年青人。」

　　「你怎麼知道他去里約沒有希望呢？」我問。

　　「我見得太多了，足球圈中也是一片黑暗，人人為了利益爭得死去活來。除了像比利這樣的天才外，你有本事想往上爬，別的

人也有本事把你壓下去，有誰願意屈居人下？別只看那些明星球員，他們是極少數爬上頂峰的幸運兒。」

　　「照你這樣說，商場上應該更嚴重了，尤其是賺了錢才算有本事。可是，想發財的人比比皆是，你這一番話又勸得了誰呢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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